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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培乐

战斗中紧随线路跑

1963年，丁勇出生在山东青
岛，明年就将步入花甲之年。虽然
身体里还残留着弹片，但他依然活
跃在宣传一线，现在是济南市公安
局章丘公安分局的四级高级警长。

“当年初中毕业考中专差2分，
所以我就决定当兵了。”入伍时，丁
勇身高1 .69米，由于训练量大，吃饭
也多，丁勇3个月后身高就达到了
1 . 73米。丁勇告诉记者，他是1981年
底入伍，1985年3月奉命开赴云南老
山前线，当时担任某通信连架线排
二班班长。“当时去前线前也没回
家，就给家里写了封信，我妈几乎每
天都在村后边的山上哭，特别是听
说我受伤后，就更加担心。”

相信很多人也从影视作品中见
过通信兵，他们背负电话线匍匐前
进，很容易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丁
勇的任务就和影视作品中的通信兵
差不多，战斗中放线员要保证紧跟
指挥员，单机不离身、线头不离机，
边架边通话。担负线路抢修的人员
也是这样，身上电话机、电话线一样
不能缺，紧随线路跑，哪里断了哪里
接，做到随断随接或随断随放，确保
跟得上通得畅。“我和副班长还配着
冲锋枪，每人还有一颗光荣弹，一旦
被俘，就会拉响光荣弹和敌人同归
于尽。”在一年多的边境防御作战
中，丁勇带领全班八名战友负责保
障一线防御阵地的有线通信。他们
在多次抗敌反扑和拔点作战中，都
出色完成了有线通信的保障任务，
确保指挥不间断，通信联络不中断。

受重伤昏迷六天五夜

让他永生难忘的是1985年12月2
日那天的战斗。为了更好地保障线
路，丁勇在12月1日提前对所有
线路走了一遍，并且架起了两
条高架电话线。“这也让我对
地形比较了解。”2日，我军收
复某高地的战斗打响后，丁勇
冒着炮火，匍匐前行离开工
事，观察炮弹炸点对通信线路
的影响。突然，敌军一发炮弹在
他身旁炸响。10分钟后，丁勇被
战友抬到了工事里。还没来得及好
好喘口气，前沿传来信息，说刚刚五条
主要电话线都被炸断了，听到这个消息，丁
勇心急如焚，不顾大家劝说，再次冲出工事，
他说当时根本顾不上身上的伤，只想尽快将
炸断的电话线接通。

毕竟是血肉之躯，又一次巨响后，丁勇再
次负伤。“这次，我的头部、肩部和左腿多处被
击中。战友们为我包扎伤口时都掉泪了，都不
让我再出工事。”可丁勇知道，即便是牺牲，也
要保证电话线畅通，他当时说：“我是班长，共
产党员，必须上！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再上！”
说完，他又冒着呼啸的炮火冲出工事。

在工事之外，到处都是落地炮弹的炸裂

声，随处看见被炸断的大树，虽然硝
烟弥漫，但丁勇将电话机抱在身下，
边爬边滚边行，“只要我还有一口
气，就绝对要确保线路畅通！”就这
样，他咬着牙，忍着疼痛，终于找到
了断线处，接通电话线后，又爬回了
工事。可没过多久，前沿线路再次中
断。丁勇马上就想起身，可连长就是
不答应。“我当时说，我熟悉线路，现
在争取时间要紧，只有我去，我心里
才踏实！”

这段不到40米的山路，对丁勇
来说极为艰难。他嘴里咬着电话线，
脖子上挂着电话机，匍匐着慢慢向
前、向上移动着。忽然，一颗炮弹飞
来，把丁勇头上的钢盔炸掉了。他眼
前一黑，昏了过去。跟进的卫生员见
状，冒着炮火把他背到隐蔽处，迅速
给他包扎伤口。丁勇被炮声震醒后，
又再次冲出去，摸到断了的一个线
头。最后，他越过前面一片燃烧着的
草地，终于找到了线头。此时，已精
疲力竭的他咬着牙撕开线头，把线
路拧紧。当他把断头接通时，一下瘫
倒在线路旁。

“炮火太猛了，其实到了前线
后，我通过锻炼，基本听炮弹声音就
能判断出炮弹的落地点和距离，但
是当天只听到头上嗖嗖的，我们指
挥部前的两棵大树被炸成三截，只
剩下了一人多高。”这天的战斗中全
班八名战友几乎个个都受伤了，其
中三名同志身受重伤，仍坚持战斗。
其中，作为班长的丁勇4次负伤，中
弹片12块，他忍着身体的疼痛，先后
9次爬出工事去查线。直到战斗结
束，战友们才把他抢送到医院，他在
医院里昏迷了六天五夜才醒来，至
今头部还有多块弹片无法取出。

“啥鬼门关都敢闯”

“从受伤的1986年到1993年，只要阴
天下雨，头部就很疼，很多时候疼得

受不了，就迷迷糊糊地几天不吃
饭。”他们班保障了前沿电话通
信的畅通，成为闻名老山的“炸
不断的电话线”，丁勇被部队
荣记战时一等功。在被问到为
何受伤后还冲出阵地时，丁勇
这样说：“有了不怕死的精神，
啥鬼门关都敢闯，啥苦都能
吃，啥任务都能完成，生死老天

定，成败我做主。”
丁勇还记得，当时战争结束回

到部队，大家都想第一时间回家与家人
团聚，“我决定将机会先让给别人，没想到的

是，我妈在我回到章丘部队的第三天竟然来部
队找我了。”如今自己也快花甲之年，丁勇说，“可
怜天下父母心呀！”

1994年9月，丁勇退役转业到章丘，先后担
任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工会副主席和章
丘区区直机关工会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明年他
将迎来自己的退休时刻。转业以来，他始终保
持革命军人“当兵一阵子，奋斗一辈子”的本
色，在多个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先后被章丘
区公安分局和济南市公安局记三等功，被济南
市委市政府授予“济南市荣誉市民”称号。

记者 李培乐

他是战时一等功获得者，却多次
拒绝了疗养的邀请，他说“虽然生活曾
经艰难，但是我从没后悔过，也没有抱
怨过，更没有向政府伸过手，甚至都不
太愿意跟人提起自己的一等功奖章”。
这就是济南高新区的王兆强，一位战
场归来的钢铁汉子，也是一位在谈到
父母时就泪洒当场的赤子。

争强好胜的新兵

王兆强目前是济南高新区巨野河
街道办事处的一名退役军人。7月28
日，记者跟随济南市高新区退役军人
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王兆
强家。虽然早已远离兵营，但是部队留
给他的印记依然清晰明显，王兆强坐
姿挺拔，说话干脆，一头短发显得干练
清爽。他是家族第一个当兵的，说起当
兵缘由，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上学
的时候，教室里都是黄继光、杨根思等
英模人物，耳濡目染，就想和英模们一
样去当兵，去报效国家。”就这样在
1983年10月，17岁的王兆强成为某炮
兵团的一员。这支部队有着显赫的战
功，解放济南时，该团是第一个突破城
墙冲进市区的，被授予“济南第一团”。

在这个光荣的集体中，他不甘人
后，通过加减数字的考核，顺利成为一
名计算兵。“我当时非常争强好胜，考核
低于全团前三名都无法接受，晚上练到
11点，周末也不舍得时间去玩。炮兵需
要大量的计算，一次就带五六支铅笔，
断了接着换。”没有白流的汗水，当兵第
二年，他成为班长，并且光荣入党。

一战成名的英雄

1986年9月，赴云南参加对越防御
作战的消息传到部队，“我作为党员骨
干，不带好头能行吗？我写下了请战
书，强烈要求参战，我觉得当兵不打
仗，在一定意义上不是真正的军人。”
王兆强说。

1987年10月16日，王兆强所在榴
弹炮营的营长到团部开会，越军对其
阵地进行猛烈炮击，规模之大前所未
有，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当时最近的
炮弹离着30米爆炸，到处是呼呼的炮
弹飞来的声音，真是感觉头皮发麻，瘆
得慌。同时，这也是消灭敌人炮兵的最
佳时机，他们开炮就暴露了自己的炮
位。”关键时刻，王兆强临危不乱，让人
员快速就位，捕捉敌人火炮阵地位置，
调动全营三个连火力对越军纵深4个
目标进行压制，火光冲天，炮声隆隆，
耗时2小时，消耗弹药774发。

战斗结束，王兆强也不知道战果，但
是他们明白敌人很快就会统计损失。最
后经过确认，王兆强所在的榴弹炮营取
得了全歼敌迫击炮连1个，敌人工事5个，
毙敌营长1名的重大战果，开创了一名代
理排长指挥全营射击的先例。也因此，该
营五连被中央军委授予“神炮连”的荣誉
称号，王兆强也被集团军授予一等功。

两次感染疟疾的硬汉

为了防止感染，参战前战士们都
吃了很多预防药品。严酷的战场环境
还是让一些人感染了疟疾。王兆强在
前线曾经两次患疟疾，因治疗不及时，
烧成心肌炎，但他仍带病严守阵地。

“第一天下午两点发烧，一发烧一两个
小时，好了之后，第二天同一时间又发

烧，医院离着30多里地，只能忍着，后来
烧得不行了，到了40多摄氏度，浑身都
没劲了。”

在生死未知的战场上，王兆强也想
家，也想老爹老妈。参战的13个月是漫
长的，可以说度日如年，但他从没有退
却，“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战场上我是好
样的，没有给家乡人民丢脸。但战场也
是伤心的地方，想起牺牲的战友，他痛
心疾首。“说实话，我从不为荣立一等功
而感到荣耀，只为能活着回来庆幸。”王
兆强说。战争也给他留下了后遗症，“睡
觉很不好，总是高度紧张，不能进入深
度睡眠。有一次附近炸山，正睡着觉我
一下就蹦起来了，还以为在打仗呢。”

艰难也不伸手的赤子

1989年7月，退伍后的王兆强被安
置在济南化肥厂，从事保卫工作。当时
企业已经每况愈下。“随着国企改民企，
我的铁饭碗没有了，妻子也在2000年底
随着济南花岗石厂的改制而失业。”

单位发不出工资，王兆强就去盖
家沟物流干搬运工，在恒大城干垃圾
清运工，“因为没钱，女儿从小没报过
一次辅导班，我愧对妻子和孩子，但我
从没后悔过、从没抱怨过、从没向政府
伸过手。我觉得把老山精神默默体现
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就是对为国捐
躯的战友们的最好报答！”

当下，国家对退役军人的政策越
来越好，逢年过节上门慰问，济南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其他部门给退役
军人办理了泉城拥军交通卡，坐车、逛
公园免费，“有政府的关爱，当兵不
亏”。按照规定，王兆强也可以去参加
疗养，但是他每次都拒绝了，“我在私
企，还需要请假，索性就给国家省点费
用。”正如王兆强所说，“战场是一种磨
炼、是一种煎熬，也能使自己的内心更
加强大，对生活的沟沟坎坎坦然面对。
战场让我感悟人生，只要活着比什么
都重要，得失名利都是烟云。”

退役变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军人本色，当兵光荣，退役亦荣光。在“八一”建军节之际，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访了
济南两位曾获得战时一等功的退役军人，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向新时代的军人致敬，向退役军人致敬！编者按

在硝烟弥漫
的战场，只有通
畅的电话导线才
能保证指挥系统
的正常运转。在
咱济南就有一位
通信连的老兵，
他所保障的电话
线被称为“炸不
断的电话线”，他
也因此荣立战时
一等功。

战时一等功臣王兆强：

“得失名利都是烟云”

王王兆兆强强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军军功功章章。。

丁丁勇勇退退役役后后成成了了一一名名民民警警。。

丁丁勇勇参参军军时时的的照照片片。。

王王兆兆强强参参军军时时的的照照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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